
找到造假窝点10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照片洗得很清楚，我挑出一张新郑
图良公司正门的特写，将指头点在门口
那几个棕色的纸盒子上。

“造假的幕后黑手不仅要接订
单，还要发货，而且发货量很大。箱
子里有白色泡沫的颗粒，说明里面装
的都是易碎品，显然是古董。这几个
箱子都是同样规格，上面的字也是一
样，都写着‘震远运输’，不可能是随
手拿的，应该是批量发货时用的包

装。我估计这个“震远运输”，就是负
责运输赝品古玩的公司，八成是他
们自己的产业，负责从造假作坊到
郑州这一段运输。接到货后，新郑
图良的人会把货换成邮政包装再寄
出去——这一套手续看似烦琐，却
是遮掩造假的最好手段。”

“调查震远运输公司的事就交给我
吧！”钟爱华自告奋勇。

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了结果。钟
爱华说，他在工商局和交管局有朋
友，打了几个电话就查到了震远运
输公司的底细。

原来这家运输公司挂在一个国企
下面，私人承包，专门跑郑州、开封和洛
阳三地的短途运输，承包人姓孙。钟爱
华还查到了该公司的地址，就在郑州西
北方向的城乡接合部。

“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我说。
我们离开饭店，叫了一辆出租

车。出了城，大约过了20分钟，出租
车突然停了下来，司机一指前面的
建筑说到了。我眯着眼睛往前一
看，在路的右侧有一片红砖围墙，这
墙有两米多高，墙头上拉着铁丝，有
玻璃片，还挂着一溜儿小黄灯，看上
去非常神秘。

司机只收了一半车钱，赶忙调头离
去。我和钟爱华在黑暗中下了车，沿着
红砖高墙走了一圈，唯一的入口在正

门，两扇裹着铁皮的大门紧闭着，旁边
还有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写“郑州
市震远运输公司”。

我发现在灌木丛底下有一条很深
的水沟，从围墙根部延伸出来，一直通
往远处。我沿着水沟把灌木丛拨开，看
到围墙根部居然有一个大洞。

这个洞的附近墙皮斑驳不堪，甚
至能看见裸露出来的墙基，洞口散发
着一股腥臊味，估计是围墙里的人把
这里当下水道用了。我俯下身子，把
脑袋往里探了探，发现可以钻进去，
便回头给钟爱华做了个钻洞的手
势。钟爱华犹豫了一下，把相机小心
地揣到怀里跟了过来。

我和钟爱华一口气从这个下水道
穿过围墙，顺利进入震远运输公司的大
院，眼前豁然开朗。

院子颇为空旷，远处是个二层楼
房，一楼是车间，二楼是办公室，旁
边还有个仓库。在我们钻过来的围
墙附近有个停车场，一字摆开７辆
绿色东风大卡车。我扫了一眼，这
７辆车有 6辆是空的，只有 1辆的后
车厢上盖着绿色的苫布，不知道装
的是什么。

钟爱华举着相机，好奇地在这6辆
车之间来回溜达。突然眼前白光一闪，
差点没把我晃晕了。我怔了一下才反
应过来，钟爱华这小子，为了拍照居然

把相机闪光灯打开了。 对面办公室立
刻亮起灯来，过了一会儿，有脚步声传
过来，由远及近。我顾不上责骂钟爱
华，环顾四周，发现除那辆满载货物的
车外，别无藏身之处。

“快上去！”
我们两个手忙脚乱地把苫布盖

在身上，趴在车里。我感觉像是趴在
软绵绵的沙滩上，伸手一抓，居然抓
到一把土。这些土明显是直接铲过
来的，没有细筛过，里头还掺杂着青
草根、石子和一些碎砖烂瓦。我把土
放到鼻前闻了闻，有一股轻微腐臭的
味道。

没过一会儿，驾驶室的门响了一
声，随即发动机发动起来，整个车厢里
的土都开始抖动。

苫布下的我和钟爱华面面相觑。
我们的身子此时都被半埋在土

里，勉强露出脑袋。我抓起一把土细
细捻动，又放到鼻子下闻了闻说：“咱
们歪打正着，这辆车会带着我们到达
造假作坊。”

“为什么？您怎么知道的？”
我抓起一把土松开手掌，这土黏性

很大，沾在手上掉不下来。
“这车上的土不是一般的土，而是

墓葬土，埋过死人的。”我说。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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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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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运动会结束后第三天，凌一尧偷
偷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如果
你能够考到本科，高考以后咱们就假
装在一起，气死姚千岁！”

我至今不太明白，所谓“假装在一
起”的具体含义，到底是在一起，还是不
在一起，可当时我根本无暇顾及，完全
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我特
意买来精致的信纸，准备再写一篇洋洋
洒洒的抒情散文，但提着钢笔发了整整

一个晚自习的呆，将五六张信纸搓成纸
团，才郑重其事地在最后一张信纸上写
下四个字：

“一言为定。”
小孟主动请缨，承担了传递字条的

重任。
子石和大乔很快就发觉我有些不

正常，因为我很少再与他们俩混在一
起，整天待在教室里学习，有点不合群
了。他们试图说服我，但多番努力都
无果，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与凌一尧在
教学楼走廊里相视一笑，他们才若有
所悟。

“见色忘义的家伙。”
“重色轻友之小人。”
于是，我被驱逐出三大“奇葩”的队

列。其实没有了我，他们俩照样可以玩
得很痛快。

整个高三，我与凌一尧都保守
着一个共同的秘密，即便两人迎面
走过，也从来不打一声招呼。她总
是带着浅浅的笑意，而我努力压抑
着内心的激动。偶尔旁边没人的
时候，我会自言自语地把她的姓名
说出来，然后像一只疯猴子似的狂
奔乱跳，那真是一件快乐到极点的
事情。

那一年里，我拼命地学习，仔细聆
听老师讲的每一节课，认真解答每一份
试卷。尤其是高三下学期，正值春困夏
乏之时，像我这种慵懒成性的学生不得

不一天接一天地煎熬下去。为了与瞌
睡虫战斗，我在抽屉里备着葡萄干或瓜
子之类的零食，一边吃一边解题，以致
我的体重比学业上升得快。

当时，南通地区各高中流传着一个
恐怖传说，每天凌晨3点多，学生甲独
自走下空荡荡的楼道口，意外邂逅隔壁
班的学生乙，乙揉着惺忪睡眼说：“早上
好。你来上早自习啊？”

甲打着哈欠说：“我刚下晚自习。”
乙说：“噢，那晚安吧。”
曾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其中的学生

甲，直到有一天我的体检报告上出现
“甲亢”二字，这一鱼死网破式的备考方
式才得以终止。

那年3月，非典在全国肆虐，我们
学校也是风声鹤唳，即便谁多咳嗽几声
都可能成为全校的关注重点。不仅如
此，家长的探望日以及月底的寄宿生假
期一律被取消了，学校几乎成了一座与
世隔绝的孤岛。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口罩首次成
为一种装饰品，被印上各种可爱的图
案。我偷偷给凌一尧送过一个黑色的
口罩，上面绘着猫咪的口鼻和胡须，她
在学校里只戴过一次，那羞答答的模样
让我十分喜欢。

当时我们每月的生活费不足200
元，只有几位公子哥儿才有能力配备手
机这种奢侈品，而我这个穷小子与女孩
子互诉衷肠的通信工具只有字条。

我给凌一尧写的字条上说：“你
今天好可爱呀！”

晚上，小孟带来凌一尧的回复：“神
经病。”

我愣了一下，情绪不免有些低落，
但再一低头看到，字条边缘赫然画着一
张俏皮的鬼脸。于是整个世界一下子
明媚起来，除了铆足劲头狂写一张试
卷，我没有其他的庆祝方式了。

后来，凌一尧的父母给她配了一
部小灵通，以便随时通报生活和学习
状况。于是，我每天晚上跑到大乔的
寝室，借他的诺基亚手机用，大乔不情
愿地将手机递给我，说：“省着点，话
费不多了。”

我递去 1 元钱，说：“只发 10 条
短信。”

大乔将硬币揣入口袋，并掏出小
便签，认认真真地写上两个“正”字，
以示本月的手机话费里少掉10条短
信的额度。当时的短信，一毛一条，
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是非常奢侈
的消费。

为了节约聊天成本，我和凌一尧
的每条短信都是一篇文章，不达到
字数最高上限，绝不发送。有了高
科技的现代通信方式，我们再也用
不着小孟了，他从此失去“建功立
业”的机会。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